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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1950年的报纸

1855部队又被称为“华北731”。记
者经过大量史料调查发现，原1855部
队队员松井宽治在1950年1月10日刊
发在日本《赤旗》报上的证言是重要的
一手参考史料。经过多方努力，记者在
日本找到了这份报纸。

“我应召入伍，在满洲接受了3个
月的步兵训练后，于昭和20年（注：即
1945年）被调到北京，派入1855部队筱
田队（注：第三课课长筱田统）做卫生
二等兵。这里是细菌武器研究所，主要
培养鼠疫菌和跳蚤，准备对苏作战。”

“北支那派遣军1855部队，由当时
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下村定指挥。
部队长是前军医大佐西村英二，本部
设在北京的名胜——— 天坛的近旁，表
面上做的是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
工作部门设有第一课（病理实验）、第
二课（制造菌苗）、第三课（细菌武器研
究所）。”

松井开头简短的证言，让记者深
感震撼。再翻开《留守名簿》查找核实，
在超过1200人的名单中，“西村英二”

“筱田统”“松井宽治”的名字都一一在
册。

这么一支庞大的细菌部队，居然
就隐藏在北京的皇家祭天场所。记者
联系到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秘书长张斌
进一步深入采访。

三口消毒锅6支试管

从天坛公园西门进入，张斌边走，
边向记者介绍，1940年2月，经日本天
皇敕令，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正式成立，
代号甲第1855部队。该部队在北京有
一个本部和下属三课：第一课在协和
医院，本部及第二课在天坛神乐署及
其周边，第三课则在当时的国立北平
图书馆对面的静生生物调查所。

走进神乐署，张斌从包里拿出曾
被记录在《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
报》的旧地图，边对比，边讲道：“神乐
署正中央的凝禧殿、显佑殿是本部的
库房。北侧，在民国时期是生产血清、
疫苗的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被日
本人占领后就直接被用于制造菌苗，
他们在这里挖了地下冷库，专门用于
储存菌苗。”

张斌介绍，日本投降后，中央防疫
处的工作人员来此接收，在天坛院内
发现了三口分别重达11吨、12吨和13
吨的超大消毒锅。1950年，工作人员又
从封存了4年多的地下冷库里发现了6
支以女人名字命名的试管。“后经专家
对试管内残留的菌种进行培养，发现
其中的5管仍具有强毒性，均为鼠疫杆
菌。”张斌说。

走进神乐署三进院落的最深处，
天坛公园工作人员党宏斌向记者展示
了两张1855部队相关的照片。照片上，
一名日本军人拿着试管在院内观察，
另一名日本军人在院内老槐树下留
影。“这棵600余年的神乐槐，静静地见
证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党宏斌说。

两份民国档案

松井在其证言中还说道：“我听尾
崎技师说，1942年，有一次曾通宵生产
大量跳蚤，运到外面去。同时，据说曾

日军在北京也有一支“731”

起底侵华日军1855细菌部队
举行过对空实验，得到了圆满的结
果。”

虽然1942年实施细菌实验的具体
地点不得而知，但记者在《留守名簿》
上找到了这个陆军技师的名字——— 尾
崎繁夫。

除了释放大量有毒跳蚤，有资料
表明，1855部队还于1943年在北京实
施过霍乱实验。

张斌告诉记者，据《北京崇文区
志》记载：“1943年8月，1855部队在北
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菌实验，霍乱迅
速在室内外发生、蔓延。崇文区内的玉
清观、文昌宫、金鱼池、东花市、崇外大
街、西打磨厂等地，都发现了大批霍乱
患者。”

另据北京档案馆馆藏的《北京地
区防疫委员会防疫课霍乱预防工作报
告书（1943年）》中，一份《（民国）三十
二年六至十月患者路倒死亡者消毒工
作统计表》显示：当年6月和7月，北京
只有3例霍乱感染病例，无死亡报告；8
月，霍乱病例集中暴发；截至10月底，
发现霍乱“患者264例，死亡1780例，路
倒92例”。

张斌说，“所谓‘路倒’，应该是路
上‘倒毙’之人，但并未被直接统计到
死亡人数中。此外，就算加入路倒者，
这个死亡数字也非常保守。”

张斌表示，他查到过1943年北京
地区防疫委员会的名单，这份名单中
的委员、常务委员一共34人。但中国人
仅11人，其余23人全是日本人，1855部
队部队长西村英二、总务部部长吉见
亨都在其中。“因此，这个伪北平政府
公布的数据很可能只是局部或者是某
一时段的保守数字，未必反映了北平
民众的受害全貌。”

张斌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对日本
战犯审判时发现，侵华日军通过1855
部队在山东、山西的支部、派出机构等
实施过霍乱等细菌战。

撤走1万个
培养跳蚤的汽油罐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无线电广
播20分钟后，队长筱田统便下令破坏
细菌研究所。破坏工作持续了三天三
晚，通宵达旦。”松井在证言中说道，

“在后院里挖了个大坑，把跳蚤全扔进
去，然后浇上汽油全烧了。重要书籍和
细菌培养器具也都被烧毁了。一万个
培养跳蚤的汽油罐被卡车运走。”

“战事结束后第七天，我们便做完
了破坏工作，到本部集中。同时，又下
令解散部队，把‘北支那防疫给水部’
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
所属官兵都转到各陆军医院去。”松井
说。

部队名称可以删掉，但历史不会
被湮灭。尽管日本投降后疯狂消灭证
据，但战后80年来，无论是记录1855部
队成员信息的《留守名簿》，还是记录
该部队活动信息的《业务详报》，抑或
是部队成员的证言，都在揭示该部队
的存在及其实施的罪恶行径。

“日本在战争期间实施的细菌战
是不可否认的史实。我们希望通过不
断挖掘，敦促政府公开更多信息，也希
望通知更多曾经在册的人员或家属，
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早日揭开日本
细菌部队全貌。”西山说。

据新华社

与惨无人道的731部队一样，1855部队也
用活生生的中国人做实验。1855部队把“当作
动物实验”的活人称作“猿”。河北省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谢忠厚研究发
现，与731部队相比，他们在获取实验对象的方
式上，更随意、更猖狂；在实施人体实验的部队
和人员上，更无序、更宽泛；在进行人体实验的
地点上，更分散、更广泛。

韩国人崔亨振曾在1855部队济南支部做
过日文翻译，目睹了日军种种惨无人道的暴
行。1989年7月21日，他在韩国《中央日报》发表
了一篇题为《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
的报道，揭露该部队的恶行。

崔亨振写道：“军医们把鼠疫等各种病菌
注射到中国俘虏身上，然后观察整个发展过
程。被注射过鼠疫菌的俘虏，其中有十几个人
经过一场恶寒和高烧的痛苦后死去……”

“实验对象不足时，军医们就到附近村庄
随便抓来中国大人和小孩进行实验。军医们还
对离部队8公里远的一个村子50多户300多名
村民进行霍乱的人体实验。他们先把染有霍乱
菌的猪肉等狗食撒在村里，经过15天左右因霍
乱死了20多人后，就宣布这个村子为传染病发
生地区，然后便观察防疫和治疗过程。”

这支部队平均每3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
验，每次要死100多名俘虏。因此，一年要杀死
400到500多名俘虏。崔亨振说，他在这个部队服
役期间，死亡的俘虏有1000人。

“这些事实证明，1855部队的人体细菌实
验与解剖观察，是有计划、经常进行的，其数量
也是相当惊人的。”谢忠厚说。

更令人发指的是，1855部队还用活人制造
大量细菌战剂。

战俘竹内丰作为军医中尉，于1943年8月
被调到1855部队济南支部，从事细菌制造业
务。他在1954年的笔供中，写出了用活人制造
细菌战剂的内情：“军医们先把鼠疫菌注射到
被俘的八路军战士体内，等鼠疫病发作后，将
八路军战士进行活体解剖，一面观察病变，以
实验鼠疫菌的效力；一面将八路军战士的静脉
血抽出来，利用感染了鼠疫病的八路军战士的
静脉血来制造大量鼠疫生菌战剂。”

短短一个月内，他们用11名八路军俘虏实
验伤寒菌和鼠疫菌的感染力，培养细菌战剂，
其中仅伤寒生菌就制造了16桶半，约有1吨。这
批伤寒生菌，先后三次交给日本华北方面军参
谋部的军官用汽车运走，散布在陇海线以南
地区，特别是京汉线沿线一带。

1855部队在华北各地，像济南支部这
样的细菌战分部，至少有13个。可以想见，
华北地区广大人民当年所受日军细菌战戕
害，何等惨痛！ 据北京日报

近日，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滋贺医科大学名誉教授西山胜夫向新华社记者展示了一份他
新发现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第一八五五部队 留守名簿》的文档扫描件。

这一留守名簿编写于二战期间的1945年2月28日，与此前发现的战后1945年8月29日编写的该
部队留守名簿不同。“新发现的这份留守名簿清楚地展示了其管理业务规则，该部队部分班组的名
称及其负责人的名字也被清晰列出，非常难得。”西山说。其中显示，该部队本部位于北京，下属有石
门（石家庄）、济南等5个支部，天津、塘沽、青岛等7个派出机构，以及确山、壤城两个分遣班。

日军在北京也有像731一样的细菌部队？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支部队？是怎么实施细菌战的？
给华北一带的民众造成了哪些伤害？记者由此展开了一场跨国寻找侵华日军罪证的追踪。

1855部队曾在济南等地进行活人实验

葛相关链接

如如今今的的天天坛坛神神乐乐署署后后殿殿及及回回廊廊，，院院内内的的神神乐乐槐槐至至今今仍仍在在。。 据据北北京京日日报报

天坛公园神乐署内的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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